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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家地处兰溪以北， 靠不上山，

傍不得水。 除了外出打工， 老家人

多以刨土为生。 或许是因为吃苦受

罪太多， 老家人都巴望着从土地里

刨出个大学生来。

村上顶有知识的文化人就算老

“副”， 其实他本姓王。 他考上中专那

年， 全村人都吃了他家的筵席。 老支

书专门提了两瓶 “梅江烧” 登门庆

贺。 只是后来他在学校出了些变故，

终究没有取得正式的教师编制， 在村

小做了代课教师， 原本想干个几年，

民办转公办， 不曾想竟干了几十年。

时间久了， 就落了个 “副老师” 的名

号。 村小教师空编较多， 像老副这样

的代课教师也多。 在培训教育还未盛

行的年代， “代课” 是很多读书人无

奈从事的一个行当。

我对老副的记忆定格在小学六

年级。 那一年， 我经历了九年制义

务教育推开前的最后一次 “选拔性”

考试， 也就是所谓的升学考试。 由

于村小教学成绩一般， 一般的农村

家庭又根本承受不起 “买分” 所带

来的极大负担， 部分同学被 “淘

汰”， 加入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军成

了必然的选择。

学校安排老副当我们班班主任，

任教数学， 兼职教体育。 素知老副

教学成绩历来优秀， 也以严厉见闻，

不曾想他居然严厉得令人恐惧。 第

一天升旗结束， 全班同学回教室发

现自己的抽屉遭了 “洗劫”， 所有的

弹珠、 皮筋、 弹弓全都不翼而飞。

后来， 老副课上宣布， 全班同学一

律取消课间游戏。 几天以后， 学校

课间的走廊就彻底安静了， 老副的

做法得到了其他老师的群体拥护。

在村小， 几乎没有一个家长不会

苟同 “体罚” 这种教学手段。 “老

师， 我的娃娃犟得很， 您尽可以打得

狠一些。” 这是家长几乎一致的说辞。

老副的教学方法算不得新颖， 属于传

统的 “填鸭式” 教学， 但他却把 “体

罚” 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一

堂数学课， 全班一半的学生得到了老

副的 “厚礼”。 如果说 “拉筋” 算体

罚的话， 那么打手心、 “蹲马步” 简

直就是享受。 一排学生俯身向下， 腿

筋拉直， 手指着地。 稍微有屈膝偷懒

的， 屁股就会挨上竹条。 他有一句口

头禅： 水浸石头烂， 数学岂有听不懂

的道理？ 他一边讲， 一边晃脑袋， 我

们天真地以为他脑门上的头发就是这

样晃没了的。

后进生放学后 “留学” 是村小老

师惯有的手段。 但无一例外的是几乎

每一个后进生都愿意被老副 “留学”。

每到晚饭饭点， 老副就着食堂昏暗的

灯光开始摘菜， 鼓捣晚饭。 菜是老副

从学校后面自己的自留地里拔的， 偶

尔也有个别家长会捎带些小鱼之类的

荤腥来。 尝过老副的厨艺都知道， 他

的厨艺比起村上开小饭馆的瘌痢头可

不知要好上多少。 一拨 “留学生” 围

成一桌， 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看着老

副被浓烈的 “梅江烧” 呛得咧开嘴。

喝完酒的老副特别健谈， 竟全然没有

了白天时 “凶神恶煞” 的模样。 他也

会伤感， 有一次竟莫名地流泪， 只是

我们不明就里。

不久， 学校进行摸底考试， 全

班同学的成绩都有了进步， 而我的

数学成绩竟然也有了 “起死回生”

的迹象， 离及格线差一分。 这让父

亲或多或少对我又有了一点期望。

家长们越发确信老副 “棍棒子底下

出人才” 理论的正确性。

老副 “惧内” 的名声是从他妻

子来学校以后开始流传的。 那天，

他的妻子， 一个长得些许 “臃肿”

的妇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老副像

鸡仔似的提溜出了课堂。 我们幸灾

乐祸地以为能够解放几天， 只是老

副第二天就回到了学校。 他卷着裤

腿， 裤腿上粘着还未清理干净的泥

巴。 后来， 父亲告诉我， 因为老副

不停地给后进生 “留学”， 他家那年

的收成几乎耽搁了。 为了不耽误老

副上课， 村上有孩子念书的家长自

发帮老副收割回了庄稼。

我至今还不清楚老副的体育教

学理论是否正确。 他顽固地以为，

我们爱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精力

过剩”。 所以每次体育课， 老副要求

我们绕着村子跑三圈。 以最快的速

度计算， 跑完三圈需要 35 分钟。 一

节课剩下的 10 分钟才是自主活动时

间。 为了防止有人偷懒， 老副会搬

条小板凳坐在必经的石桥上， 看着

每个人的身影从他眼前经过三次，

方才罢休。 现在回头想想， 我良好

的运动耐力和遇事不轻易放弃的意

志估计就是从那时培养出来的吧。

一年以后， 我以高出升学分数

线五分的成绩升入了初中。 那年学

校的升学率也创了建校以来的最好

的成绩。 后来， 九年制义务教育铺

开， 民办教师改革。 如此拼命的老

副最终没有搭上 “民办转公办” 的

末班车， 也就离开了学校。

前些日子听闻村小因危旧等原

因要撤并， 兴匆匆回了趟老家， 不

曾想她会衰败得如此厉害。 操场已

是坑坑洼洼， 到处都被村民种上了

菜蔬。 教室也被周边打工的人 “征

用” 了去， 随处晾晒着衣物。 想起

老副们的故事可能就此消失， 不免

有些伤感， 故此记下。

� � � �千里岗山脉叠岭层峦向西北蜿

蜒， 由建德大慈岩、 新岭入市境的

蟠山、 余粮山、 庐山、 蒋塔， 习称

为四大名山。 其海拔高度分别是：

蟠山的野猪埭海拔 567 米， 庐山的

毛竹尖海拔 675.5 米， 余粮山的薄刀

岗海拔 743.5 米， 蒋塔的松蓬尖海拔

545米。

先说奇特蟠山。 明清 《严州府

志》 也入载： “蟠山在城南六十里，

低者为小盘， 高者为大盘， 山有分

水龙王庙， 庙中有泉从岩涌出。” 可

知蟠山的名望。

对蟠山地名， 元代邑人吴师道

时任建德尹 （领导） 对诗人赵嘉诗

句 “乌龙分水去， 白雁望云来” 是

何处论证说： “望云即蟠山无疑

矣！” 龙飞凤舞的山名———龙门， 让

人刮目相看， 《朱家乡文化志·古

迹》， 南宋时为官左丞相的范钟， 其

先祖也安葬于此间， 墓碑刻着范正

路公太祖先妣鲍氏安人之墓， 龙门

有虎患范氏一门举家外迁里范。

“钟声何处来， 得知庙已近。”

蟠山龙王庙比兰溪建县还早 40来年。

明 《成化金华府志》 载： “唐贞观初

（约 630 年） 建有天津龙庙， 庙前有

池水涌沸。” 嘉庆 《兰溪县志》 载

“万历知县张应阳立有蟠山喜雨碑，”

真可谓碑以地胜， 地以碑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 （地

下） 兰溪县委曾一度驻此。 这里有 8

个党支部， 村民在庙内召开会议成

立农民协会和农军组织。 民国 17 年

8 月 13 日此地农军共同参加永昌暴

动， 省防军司令蒋伯成亲自来兰

“剿办”。 敌强我弱失利， 严汝清率

农军 130 多人撤至朱家， 敌疯狂镇

压并烧毁这里四个村庄民房 290 间，

杀害村民 5 人。 今天在蟠山龙王庙

前建有烈士纪念碑亭传承红色基因。

如今蟠山村已整体搬迁下山， 植树

造林以恢复原有自然生态。

再说余粮山。 山姿如观音坐蓬

莲， “蓬莲” 两字被后人谐音余粮

的美好愿望。 离今一千五百二十年，

兰溪未建县前属建德。 《梁书·沈禹

传》 “永泰九年 （498） 建德令教民

一丁十五株桑、 四株柿……人咸欢

悦， 顷刻成林。” 这就是今天名著余

粮山的兰溪大红柿产地的始原。 这

种柿极入画， 南宋僧侣画家牧溪的

《六柿图》 被日本一名寺收藏。 可喜

的是据 《市林业志》， 余粮山大红柿

已于 2001 年被评为 “中国浙江国际

博览会金奖”。 时至互联网时代又如

何使余粮山大红柿进入千变万化的

大市场， 需要我们好好端研。

庐山， 村后有伏虎山， 村前有

猪羊山。 清乾隆间出了一个奋勉修

身成富的 “廿一相”， 他怜贫反恶故

事连篇。 1969 年时以庐山为首有 11

个村办农村合作医疗站， 在那缺医

少药时 ， 都建有药物 “百草园 ”

“百草山”， 中药均自采。 后来兰溪

药材公司在庐山建有 “药物百草

园”， 坞口、 刘家办有 “药物园林

场”， 除当地品种外， 从外地连根引

种种植有 200 多种。 药材公司在朱

家设有收购站。 这里名中医辈出，

鲍旭明编著 《中草药培栽要点》 的

稿本被北京中草药研究室收藏。 如

今更要有为江南药都———兰溪、 张

山雷名中医馆献一份力量的 “赶考”

者着力恢复 “药物园林场”。

蒋塔东邻建德外俞村， 地形如

金毛狮子抱球状。

这四大名山皆是天然中草药药

库， 曾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为学员

的见习场， 今天市老年大学中草药

班教学继承以赏。

名山产名茶。 诗人有 “鸡飞过

篱犬吠窦， 知有行商来买茶。” 据统

计， 这里有茶山 1811 亩。 聚天地之

灵气， 采日月之精华的茶， 以产自

蟠山野猪埭列为中国名茶。

四大名山的山农运用高山石壁

石料和森林中古木， 涌现出一批石

雕匠和木刻匠， 加上又有后来者的

端研提升， 雕刻成风景秀丽楼台亭

阁等等图案、 艺术一流产品走进商

品大市场。

四大名山哺育这里 6000 之众山

民。 他们对习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感同身受， 满怀希望。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

破岩中。” 让我们紧跟时代步伐， 树

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彰显四大

名山的自然人文经济秉赋， 化绿水

青山为金山银山。

胡汝明

□

王宗余

芥子小说

老“副”转“正”

彰显兰溪西北隅的四大名山

� � � �前几天搬新家， 无意间翻出

了一件陈旧的 “花袄子”， 记忆

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 不禁想起

了我读小学时的情形……

这件 “花袄子” 是用大姐的

花布衬衣翻新的。 那时的穿戴，

对于我很 “滑稽”： 头戴姨爹送

的抗美援朝用的发黄的军帽， 身

穿改装的 “花袄子”， 下穿 “二

马居” 的裤子， 脚穿城里姑老表

扔下的大号球鞋。 上体育课时，

同学们都笑我 “动作优美、 姿势

难看”。 作为一个男孩子， 最笑

人的还是那件 “不男不女” 的改

装 “花袄子”。

“花袄子” 做得很大， 母亲

说， 做大点可以穿好几年。 家里

三兄妹， 上上下下七口人， 当家

的难办。 新衣服轮不上穿， “花

袄子” 只好穿了一年又一年。 一

到冬天， 村里人见到我就会笑

话： “呵！ ‘花袄子’ 又穿上

啦！” 其实， “大哥不笑二哥”，

村里人都一个样。

这件 “花袄子”， 老大穿了

老二穿， 老二穿了老三穿。 因为

家里穷， 大家都非常爱惜， 几年

轮流下来 “花袄子” 竟

没有破， 只是颜色褪得

很淡了， 袖口下边竟白

得发亮像抹油似的， 只

有胳肢窝里能看出衣服

本色。 能有这样的衣服

穿， 心里挺满足， 起码

冬天不会冻着了。

后来， 我从中学读到大学，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做了一名教

师， 生活一天一个新样子。 袄子

变化更大， 先是踏花袄、 军大

衣， 继而过渡到太空棉、 呢子大

衣、 羊毛绒、 皮大衣等。

如今， 时代不同了， 生活更

富裕了， 我穿衣服也讲究了， 一

般的还看不起眼， 总是洋装在

身， 名牌在身。 这不， 鞋子是

“红蜻蜓” 的， 裤子是 “船王”

的， 皮带是 “鳄鱼” 的， 衬衣是

“梦特娇” 的， 上班、 上街才觉

得心里塌实， 有信心， 神采飞

扬， 潇潇洒洒不亦乐乎！

日月如梭， “花袄子” 的故

事早已成为记忆。 今天， 当我再

次看到这件伴随自己熬过小学、

熬过人生最艰难时刻的 “花袄

子” 时， 不仅思绪万千， 感慨良

多。 妻见我愁容满面， 不禁说：

“怎么啦？ 还舍不得你的 ‘花袄

子’？” “当然， 如今穿戴跑得

快 ， 我有种赛跑的感觉 。 ” 我

说。

李本华

想起那件“花袄子”

7

� � � �有时想做一件事， 会莫名地

冲动， 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是

想了便做了， 不管结果如何。 登

山这件事， 我也只是突起的一个

念头， 约上好友， 背上简单的行

囊便出发了。

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 我随

着登山的驴友们驱车前往乌石

山。 都说爬过乌石山， 浙江省内

的山都能被你顺利地踩在脚下。

这么一说增加了乌石山的神秘

感， 也增加了要挑战自我和征服

这座山的强烈欲望了！

站在山脚下， 只见一条用黝

黑的条石铺成的台阶一直往山上

延伸。 踩着台阶， 不一会儿便行

至南山坳的一块平地。 翠竹掩映

下， 一座寺庙巍然屹立其中， 这

便是乌石寺了。 我环顾四周， 好

一块风水宝地： 翠竹深深， 松柏

苍苍， 山风阵阵， 悬崖幽幽。 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双手合掌，

热切地与山里的一切交换眼神。

暖暖秋阳下， 我们开始了真

正意义上的登山。 寺院后面的陡

坡悬崖是我们攻克的第一个难

关。 黑的山崖、 裸露的岩石光滑

得寸草不生， 要是没有辅助工具

与队友的帮助， 是无法攀爬的。

只见几个身手敏捷的老驴友， 犹

如猴子般灵活地爬到崖顶， 放下

绳索不停地对我们这些菜驴进行

鼓励与指导。 山崖脚下也有一个

强大的队友， 以一只脚为梯， 让

我们踩着这特殊的梯子开始攀

爬。 当我抓住绳索， 脚踩上这级

别样的台阶时， 一股暖流流遍全

身， 心里也不再那么害怕， 力量

也从心中涌起， 双手握住绳索蹭

蹭地爬到了顶。 我想很多人爱上

登山， 不仅只是为这一路的风

景， 更是为了从队友身上获得那

份力量， 从而激发起埋藏在心

底， 蛰眠已久的力量吧！

我们向一座又一座的山顶挺

进， 终于来到了鲤鱼嵴， 一段狭

窄得只用一双脚便能占领整个地

盘的陡峭山路。 两侧都是悬崖，

俯身望去如临万丈深渊。 此时，

我顾不得体面， 让屁股无死角地

接触地面， 双手撑住地， 双脚小

心翼翼地往下探路， 一步一挪，

总算捱下山嵴。 当队友们搀扶起

我的身子时， 我那颗小心脏犹如

小鹿般， 在心头乱蹿， 完全乱了

方寸。 定了定神， 回望身后的队

友， 胆大的， 在崖上张开双臂满

怀豪情地要与蓝天拥抱后， 直立

身子如履平地般地下了鲤鱼嵴；

胆小的我一般， 颤颤巍巍， 不知

身在何处。 还好大家都顺利地走

过了鲤鱼嵴。 当俏皮的山风掠过

我们的脸颊时， 队友们也为同

伴、 为协作的队伍欢呼。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况且

乌石山的下山之路都是由凌乱

的、 或大或小的、 光滑的岩石组

成。 我们的脚必须在岩石与岩石

之间的缝隙着地， 才能挪下脚

步， 于是我们又一次如蝼蚁般俯

地而行， 相扶相携到了山脚。

抬头仰望， 几只归鸟正掠过

我们曾经走过的山峰。 该回家

了， 我轻轻地挥手， 告别山里的

朋友， 带回满怀的好心情、 好回

忆， 还带回满满的感动。

初登乌石山

□

钱兰香

屐痕处处


